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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粉丝文化和粉丝经济的异军突起，

已成为当代中国娱乐文化产业中最引人瞩目的现

象，相关的国内研究成果也到了汗牛充栋的地步。

截至2021年12月底，以“粉丝”和“文化”作为检索词

在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中进行主题检索，可获得

4025个中文结果。①然而，中国学界多年来一直将明

星粉都(celebrity fandom)②与媒介粉都(media fandom)
混为一谈，并使用英美媒介粉都理论来研究本土的

明星粉都现象，导致明星粉都中最突出的情感和伦

理议题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

中国粉丝研究的早期历程，分析了造成这种理论错

位的原因，然后探讨了策略性区分明星粉都与媒介

粉都的学术价值，最后从真人偶像与虚拟偶像的异

同入手，阐述了明星粉丝需要具备的情感感受力。

总之，我们只有在区分不同类型粉都的基础上，才能

将中国粉丝文化研究推向深入。

一、舶来理论与本土现象的错位

正如“粉丝”一词因2005年的《超级女声》节目而

流行，将粉都当作一种文化的中国粉丝研究也始于

对超女粉丝的探讨。此前，学界对粉丝现象的关注

多局限于青少年偶像崇拜的问题。2007年，清华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嫱在其博士学位论

文《新媒介环境中的受众研究——以虚拟社区中的

追星族为例》中，首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粉丝文化研

究(张嫱沿用中国台湾学界的译法，翻译成“迷研究”)
和受众研究理论，并以李宇春的粉丝“玉米”为例，分

析了中国网络粉丝社群的特点。2009年，本土粉丝

研究迎来了第一波高潮。年初，陶东风、杨玲主编的

《粉丝文化读本》出版。该书囊括了詹金斯(Henry
Jenkins)、西尔斯 (Matt Hills)、桑德沃斯 (Cornel Sand⁃
voss)等著名学者的代表作，不久便成为国内粉丝文

化研究最重要的参考文献。③2009年7月，两篇重要

的期刊论文问世：陶东风的《粉丝文化研究：阅读—

接受理论的新拓展》梳理了文化研究与媒介粉都研

究的渊源，并介绍了受众研究从收编/抵抗范式到奇

观/表演范式的转变；④蔡骐的《网络与粉丝文化的发

展》则分析了中国粉丝社群的参与性文化、粉丝组织

中的权力结构以及粉丝社群所形成的想象的共同

体。⑤同年，还涌现出两篇博士学位论文：邓惟佳的

《能动的“迷”：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以

中国明星粉都研究的问题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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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园美剧论坛”为例的中国美剧网上迷群研究》

和杨玲的《超女粉丝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⑥2007-
2009年出现的研究成果奠定了 15年来中国粉丝文

化研究的基本格局。研究者大多来自高校的新闻传

播学院和文学院，要么接受过传播学的训练，要么是

文化研究的背景，普遍关注文化消费、身份认同、网

络粉丝社群等议题，并大量使用英语学界“狭义的”

粉丝研究⑦所提供的理论资源。

然而，英美媒介粉都研究的崛起从一开始就是

以回避名人/明星及其粉丝为代价的。英国学者达

菲特(Mark Duffett)指出，主流粉丝研究的发展过程是

“一个将对名人的关注边缘化的过程”。在 20世纪

80年代，明星粉丝曾一度受到英美学界的关注。如

美国人类学家考西(John Caughey)在其专著《想象的

社会世界》(Imaginary Social Worlds，1984)中提出，对

名人的幻想是精神正常和不正常的大众所共享的

一种实践。不过，由于名人粉丝总是与“唯我主义

的幻想和跟踪名人”等令人不齿的行为联系在一

起，詹金斯选择聚焦科幻电视连续剧《星际迷航》

的粉丝，通过塑造一个富有创造力和抵抗性的媒

介粉都形象，为粉丝文化研究确立了新的方向。

此后，名人就成为粉丝研究中一个缺失的甚至是

被压抑的面向。⑧

这种压抑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英美粉丝文化研

究被自动等同于对媒介粉都的研究，研究的经典著

作大都是关注媒介粉都。近年来出版的粉丝研究指

南性著作，如《劳特里奇媒介粉都指南》⑨和Wiley-
Blackwell出版社的《媒介粉都和粉丝研究指南》，⑩更

是直接在书名中标明“媒介粉都”。目前正在陆续出

版的粉丝文化研究丛书，如英国 Intellect出版社的

“粉丝现象”丛书，美国爱荷华大学出版社的“粉丝研

究”丛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的“跨媒介：参

与式文化与媒介融合”系列丛书，也无一例外地主打

媒介粉都研究。不过，荷兰学者迪兹(Linda Duits)等
人主编的《阿什盖特粉丝文化研究指南》因关注流行

音乐粉都和足球粉都，收录了多篇关于名人/明星粉

丝及其黑粉的文章。

名人及其粉都被忽视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明星真

人同人文(Real Person Fiction)研究的缺失。在西方，

不管是学者还是粉丝，都对以真人为原型的同人文

保持了“某种沉默甚至尴尬”。这种沉默在2014年
出版的《同人小说研究读本》中尽显无遗。此前，英

语世界一直未曾出版过任何以“读本”为名的粉丝文

化研究著作，同人文研究能够以读本的形式问世，足

以证明这一领域在粉丝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然

而这部汇集经典文献的读本却将研究范围限定在

“西方媒介文本衍生出来的转化型书面作品”，也就

是说，不包括以明星为原型的同人小说。不仅学界

在刻意回避明星真人同人文，部分粉丝对这种文类

也持排斥态度。大型同人文网站——fanfiction.net
曾长期禁止用户发布明星真人同人文，尽管这种规

定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

名人研究、流行音乐研究和受众心理学研究等

涉及明星的研究领域，也因学科传统的原因很少

触及明星的粉丝。如名人研究的著名学者马绍

尔 (P.David Marshall)和雷德蒙德 (Sean Redmond)在
2016年出版了二人合编的《名人指南》一书。这本

书旨在雄心勃勃地展现“学院内部一个研究领域

的成熟”的著作包括8个部分，一共27篇论文，但只

有在“名人具身性”(celebrity embodiment)和“名人认

同”两部分，各有一篇文章专门探讨了名人粉都。反

倒是学者杰弗里斯(Elaine Jeffreys)和许建在探讨中

国名人研究的发展方向时，明确将“明星与不同受众

之间的关系研究，如粉丝和黑粉”当作一个重要的研

究议题。

中国粉丝文化研究的“选秀基因”导致这个领域

从诞生之日起就对追星族格外感兴趣。2014年以

后，部分娱乐明星粉丝社群开始被互联网流量经济

渗透和裹挟，形成了以做数据、打榜、控评、反黑等日

常操作为核心的“饭圈”文化。饭圈由于较高的组织

化程度，不仅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也在学

界掀起了新一波的研究热潮。然而，目前仅有少数

··8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CULTURAL STUDIES
文 化 研究 2022.10

学者意识到不同类型的粉都，尤其是媒介粉都与明

星粉都之间的差异，如胡岑岑和尹一伊的文章。为

了推动中国粉丝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有必要将明

星粉都和媒介粉都做策略性的区分。毕竟使用媒介

粉都研究的理论框架来观照明星粉都，多多少少有

隔靴搔痒之嫌。

二、明星粉都与媒介粉都的差异

广义的明星粉都以各种类型的三次元真人为喜

好对象，包括影视明星、流行歌手、唱跳偶像、体育明

星、政治名人、商界精英、文化名流、社会英模、网络

红人等。不过，追星族关注的通常都是娱乐明星，

因而本文探讨的也主要是这一类明星粉都。媒介

粉都，则是以文本或虚拟人物等二次元客体(object)
为喜好对象，围绕小说、动漫、游戏、影视剧形成的

粉都均属于媒介粉都。区分明星粉都与媒介粉都，

首先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粉都之间的疆界和壁垒，

以及特定粉都的文化实践在跨境迁移时可能引发

的冲突。

近年来，网文圈、游戏圈、体育圈、电竞圈等非明

星粉都相继出现所谓“饭圈化”的转变。部分粉丝不

仅喜爱网文、游戏作品或体育运动，还热情地追捧网

文作者、游戏角色或运动员。为了支持和维护自己

的偶像，他们将安利、控评、打投、掐架等饭圈行为移

植到所属粉都，瓦解该粉都原有的游戏规则，并让粉

都的传统受众感到不适和恐慌。

不过，正如“饭圈化”一词所展示的，不同粉都之

间既有区隔，也有交汇。2014年不仅见证了饭圈的

兴起，也是国内 IP开发热潮的肇始。随着 IP内容

的跨媒介流动，原属于不同粉都的粉丝也因同一个

IP而聚集在一起。根据热门网文 IP改编的电视剧如

果改编得当，将吸引到原著粉、剧粉和演员粉，形成

“三维共振”。与此同时，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粉丝也

会出现身份的转化和叠加，剧粉有可能变为演员粉

和原著作者的粉丝，原著粉也可能变成剧粉和演员

粉，从而扩大该 IP的粉丝基数，增加粉丝黏度。强调

明星粉都与媒介粉都的不同，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梳理本土粉丝文化的发展历程和重要节点。学界

目前对这一问题众说纷纭。吕鹏和张原将 2005年

的《超级女声》节目视为“我国追星文化的开端”，

因为有组织的粉丝应援始于该节目。肖春凤提出

饭圈 1.0和 2.0的说法。她将“以大众媒体为追星

媒介”的粉丝社群称为“饭圈 1.0”，把“千禧一代以

新媒体为追星媒介”的粉丝社群统称为“饭圈

2.0”。胡岑岑根据明星粉都的组织化程度，将粉丝

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追星族时期、2005年开始的超女粉丝时期，以及

2014年以后的饭圈时期。常江、朱思垒基于政治

和技术两大因素，将 1949年以后的粉丝文化划分

为四个历史阶段：英雄崇拜时期、追星时期、选秀

时期和饭圈时期。

粉丝应援并非始于选秀节目。早在 20世纪 90
年代初期，港台明星的大陆粉丝群体中就已经出现

集体接机、驻守明星下榻的酒店、向明星赠送礼物等

行为。媒介技术的变迁的确改变了粉丝文化的样

貌，但这种变迁对不同类型粉都的影响恐怕不尽相

同。仅就明星粉都而言，媒介技术的升级改变了粉

丝接近明星的方式，以及明星—粉丝关系中的权力

分配。如果从追星平台和明星—粉丝关系的双重视

角考察，21世纪中国明星粉都至少经历了两个重要

阶段。首先是百度贴吧时期，粉丝不仅和明星有了

线上沟通渠道，还开始干预明星的演艺事业，从追星

走向造星，从消费者走向“产消者”(prosumer)。由于

贴吧的趣缘群体聚集地的属性，这一时期的明星粉

都大多“圈地自萌”，与主流社会保持了“一臂之

距”。其次是新浪微博时期。2014年，新浪微博在微

博市场大战中胜出，更名为“微博”。同年，“明星势

力榜”上线，该榜后来成为饭圈打投的重要榜单。饭

圈究其本质是一个被微博“喂养”的明星粉都。饭圈

的绝大部分操作都是对微博产品功能的响应，“以流

量换资源”的饭圈逻辑的盛行也离不开微博平台的

诱导。饭圈的支持对于处于事业起步阶段或上升期

的明星虽然具有重要作用，但难以约束的饭圈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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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变成艺人的负资产。饭圈在微博这个公共平台

上的组织化行为，也挤压了非粉丝网民的舆论空间，

导致出现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和对立。

当然，明星粉都与媒介粉都也拥有一些相似的

粉丝实践。不过，这些实践的利害关系不能同日而

语。以同人创作为例，不管是明星粉都还是媒介粉

都，都会生产、消费大量同人制品，而且相当一部

分同人创作都以同性 CP的情感纠葛为主题，但二

者的创作动机以及所面临的法律和伦理风险存在

显著区别。媒介粉丝的同人创作大多源自迷恋和

受挫，即粉丝对源文本既热爱又“意难平”。明星

粉丝的同人创作则主要是为了强化粉丝与明星的

情感联结，增加“明星形象在粉丝心中的弹性和张

力”。明星真人同人文的作者不仅书写明星，也

书写自己。这些作者或将个人的生活经历融入创

作，从而激发社群成员的情感共鸣，或是在文中

安排一个粉丝身份的人物，借此反思粉丝和明星

的关系。部分创作者还会利用真人 CP 文 (Real
Person Slash，简称“RPS”)来探索极端的人性和残破

的情感，展示“不被主流所接受的内心的黑暗

面”。这种“背德”的冲动也让部分真人同人文遭到

主流粉丝的排斥。

张凯旋认为，明星唯粉和CP粉的冲突焦点是CP
粉话语的“内容、形式和场所”。也就是说，唯粉真

正反感的是CP粉塑造的明星人设 (如将男明星女

化)，她们在嗑 CP过程中的“拉踩”行为 (未能平等

地对待两个明星)，以及“舞得太过”，违反“圈地自

萌，勿扰正主”的饭圈准则。张铭进一步指出，在

当前的社会大环境下，RPS有可能被用来攻击明星

的性取向。这种情况导致RPS创作面临严峻的伦

理压力，RPS爱好者被持续污名化，其文化实践也充

满矛盾。

在媒介粉都里，角色的唯粉和CP粉之间、官配

CP的粉丝与同人CP的粉丝之间、异性CP的粉丝与

同性CP的粉丝之间虽然也会发生争执，但大部分媒

介粉丝认为只要不贬低他人的喜好，粉丝对角色的

热爱和幻想都是自由且平等的。媒介粉都里也存在

关于创作伦理的争议，比如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的“纸

片人是否有人权”的讨论。部分消费者认为，创作

者应该尊重角色，不能随意更改角色的意识和人格，

不能对角色进行恶意伤害和侮辱。不过，关于角色

权利的争论显然不能与关于明星权益的讨论相提并

论。明星的名誉权是真切地受法律保护的，而媒介

人物却只是创作者思想和情感的寄托。如诸多网友

所指出的，纸片人只有版权，没有人权。

三、明星粉都的情感感受力

如前所述，明星粉都与媒介粉都的根本区别在

于喜好对象的不同，前者喜好的是三次元真人，后

者喜好的是二次元媒介文本或人物。但基于数字

化技术打造的虚拟偶像的出现，不仅模糊了真实

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边界，也让真人明星与虚拟形

象之间的区隔变得微妙。真人明星/偶像与虚拟偶

像不乏相似之处：他们都依赖特定的人设来吸引

粉丝，都可以为粉丝提供陪伴感和亲密感，都是粉

丝投射个人欲望和幻想的载体。在美国学者加尔

布雷思 (Patrick W.Galbraith)看来，真人偶像其实是

“一个有着非常真实的效果/情感的虚构”。相比

有才艺或道德缺陷的真人偶像，虚拟偶像“更无限

趋近于理想与完美”，更能基于网络“给予多场景下

的陪伴”。粉丝对虚拟偶像也有更多的自主权和掌

控力，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偶像制作人”，赋予虚

拟偶像灵魂和情感。最重要的是，虚拟偶像比真

人偶像品格稳定，安全可靠，永无“塌房”的风险。

时下，高人气的虚拟偶像在娱乐圈的地位已经直逼

流量明星。

各种迹象显示，部分粉丝已经打破了二次元与

三次元之间的“次元壁”。他们有的用喜欢二次元虚

拟人物的方式来喜欢真人明星，将明星当作“一套人

设/叙事”来消费。国内的偶像产业也催生了一批

“人设粉”，这些粉丝仅关注偶像的人设，不关心其真

实性格。有的则以喜欢真人的方式来喜欢虚拟人

物。不过，目前虚拟偶像的粉丝主要还是“二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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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相当一部分真人明星粉丝对虚拟偶像兴致索

然。即便有粉丝同时喜欢真人和虚拟人物，其喜爱

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粉真人明星需要将其理想化，

粉虚拟人物则需将其世俗化。我们或许可以用情

感感受力的概念来解释这一有趣的分野。

在 1992年发表的《这屋里有粉丝吗？——粉都

的情感感受力》一文中，美国文化理论家克罗斯伯格

(Lawrence Grossberg)认为，我们不应通过文化形式的

性质(如高雅文本还是通俗文本)或受众的特点(如被

动的受众还是积极的受众)来定义粉丝，而是需要考

察文本形式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称之

为“感受力”，即“一种特定的参与(engagement)形式或

运作方式”。普通消费者的感受力是围绕快感的生

产来运作的。他们之所以参与流行文化，乃是因为

这些文化形式和产品提供了娱乐和快感。粉丝的感

受力则是在情感(affect)或情绪的范围内运作。情感

和生活的感觉(feeling)密切相关。这种感觉是私人

的，很难与他人分享，但它并不是主观的，仍然是被

社会建构出来的文化效果。情感对于粉丝具有赋能

作用，它能生产出“要义地图”(mattering maps)，引导

粉丝“在/对世界的投入”，帮助他们确立各种行为、

实践和身份的位置，并寻找生存的能量和自我实现

的激情。

依笔者之见，明星粉丝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感

受力：对明星容貌的审美感受力，对快乐这种正性情

感的感受力，以及对追星过程中的矛盾和风险的容

受力。

1.“追星女孩本质看脸”

明星粉丝对人类面部特征和表情极为敏感，能

够从“盛世美颜”中获得强烈的精神愉悦和情感共

振。这种对于美貌的追求并非浅薄、空虚的征兆，而

是人类的天性使然。研究表明，向出生14-151个小

时的婴儿展示好看与不好看的女性的脸时，这些婴

儿会对好看的脸盯上更长时间。也就是说，尚未被

教化的新生儿就已经具备感知、辨别人脸特征的能

力。出众的外貌一直是娱乐明星的首要条件，也是

其卡里斯玛(charisma)的重要来源。不过，粉丝对于

美貌的定义因人而异，不乏“甲之蜜糖，乙之砒霜”的

情况。作品、角色、CP等滤镜的加持，也会让粉丝

“情人眼里出西施”。正如“始于颜值，陷于才华，终

于人品”的追星族名言所揭示的，明星的美貌只是吸

引受众深入了解其才艺、经历和人品的“诱饵”。但

不可否认的是，优越且有辨识度的外貌始终是明星

吸粉、固粉的有效手段。

2.“追星让我快乐”

对快乐的追求是粉丝追星的最根本动机。粉丝

可以通过浏览明星的资讯、欣赏明星的作品、参与粉

丝社群的活动等多种途径来收获快乐。对于很多承

受学业、职场或家庭压力的女性粉丝来说，追星是她

们保持身心舒畅的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追星可

以让粉丝产生幸福感。这种幸福的心理状态“可以

是持续稳定的情绪体验，也可以是瞬间的愉悦感

受”。粉丝的幸福感来自“审美层面的愉悦和放松”

“娱乐层面的消遣和满足”，以及“压力释放层面的补

偿与宣泄”。

美国心理学家、情感研究的先驱汤姆金斯(Sil⁃
van Tomkins)认为，人类情感生活的总体目标之一是

将正性情感最大化。这个目标貌似简单，实现起来

却并不容易。我们会把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直接或

间接地联系起来，相信乐极生悲；同时还会将那些对

快乐孜孜以求的人视为享乐主义者和自恋者，认为

他们的追求注定会失败，其下场也会很悲惨。面对

当下的社会压力，追星族对快乐的追求也许是一种

情感宣泄的方式。但正如克罗斯伯格所言：“粉丝对

于某些实践与文本的投入使得他们能够对自己的情

感生活获得某种程度的支配权”；“粉都，至少潜在

地，是一个乐观主义、激励与激情的场所”，而这些情

感是改变个人生活境况的“必要条件”。

3.“清醒的沉沦”

明星是现代社会中一个充满悖论性的存在。他

们是符号性的商品，但又是拥有脆弱肉身的真人；是

“真实、真诚的，又是梦幻、理想的”；是遥远的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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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是无处不在的媒介形象；他们缺乏制度性的权

力，但又享有巨大的财富和知名度。关于追星族的

诸多争议，大多源于明星身份的悖论性。比如，明星

粉丝往往被指责“盲目追星”，在明星身上投入过量

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之所以出现这种指责，无非是

因为大众将明星视作不相干的陌生人，而粉丝却打

破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将没有血缘关系、缺

少现实交往的明星当作亲人或密友。

成为明星粉丝，就必须具备应对明星现象中的

诸多矛盾的能力，将情感与理智调节到一个适当的

比例。吴炜华在考察“女友粉”时称：女友粉与明星

的关系是“知其虚妄却奋不顾身，知其不可得却依然

沉迷”。这种“清醒的沉沦”状态其实适用于绝大部

分明星粉丝。粉丝不能都被看作娱乐产业或饭圈

“PUA”的白痴受害者，他们对自己的处境也有清醒

的认知，并试图在现有的条件下做出最有利的选

择。即便是饱受嘲讽的“数据女工”，也是在“清醒地

被剥削”。她们对互联网资本的压榨体系心知肚明，

但因缺少“主动权与选择权”，只能遵循资本的逻辑

去维持饭圈的追星游戏。

有血有肉的真人明星注定是多面的，即便他们

经过娱乐公司的包装和训练，也不可能像虚拟偶像

那样完美无缺。粉丝需要对人性的弱点有所认知，

才能对偶像保持信赖。真人偶像与虚拟偶像的一个

最大区别是，粉丝有机会和真人偶像进行线下互动，

但这种互动的结果常常难以预料。有些粉丝会因真

人与幻想不符而脱粉，有些粉丝则因亲身感受到真

人的卡里斯玛而变得更加忠诚。演艺明星的职业生

涯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而部分致力于促进偶像

事业发展的“事业粉”往往需要承受一定的心理压

力。不过，相当一部分明星粉丝(特别是养成系偶像

的粉丝)享受的正是偶像身上的未知感。正是因为

不知道自己的偶像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才会促使

粉丝在偶像身上投入更多的关注和期待，让粉丝对

偶像的每一个成就都感到惊喜和满足。与此对应的

是，当偶像人设崩塌或事业受挫时，粉丝也会感到强

烈的失望和痛苦。从某种意义上说，追星就是一个

情感蹦极的过程，粉丝会经历兴奋、快乐、狂喜、愤

恨、厌恶、难过、失望、疲倦、淡漠等各种情感，并非

所有人都能承受或享受这种高强度的情感实验/体
验。换言之，并非所有人都有“追星体质”，能将追星

当作长期的个人爱好。

当然，粉丝强烈的情感投入并非没有副作用。

部分粉丝会与偶像形成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情感

—利益共同体。只有偶像不断取得成功，粉丝才能

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梦想。在这种共生关系中，粉丝

如同溺爱孩子的家长，将偶像的需求置于自己的需

求之上，不惜一切代价地支持偶像的事业，哪怕这种

支持在“路人”眼中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地步。比

如，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学生粉丝宁愿借贷，也要购

买偶像代言的产品，帮助偶像“冲销量”。由于粉丝

将偶像视作自我的一部分，当偶像遭到攻击时，粉丝

会如同自己被攻击一样感到愤怒和沮丧，并有可能

做出过激的反应。极少数粉丝因对偶像的过度迷

恋，还会成为所谓的“私生饭”，为了跟踪、偷窥偶像

而放弃正常的学业和生活。不过，20多年来的一些

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即便是在心智尚未完全成熟

的青少年群体中，丧失理性的狂热粉丝的比例也是

非常低的。极少数出现心理行为偏差的粉丝可能

先遭遇了心理创伤，出于自救的本能，他们开始以较

为极端的方式追星，明星成为他们与世界唯一的联

系。对于粉丝因强烈的情感投入而产生的负面问

题，自然也应成为我们从情感感受力角度深入研究

明星粉都时的重要课题。

结语

2021年 6月，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饭圈’乱

象整治”专项行动。饭圈问题首次被当作一个关乎

“互联网治理、文化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社会问

题，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伴随饭圈文化的整

顿，中国粉丝研究似乎也发展到一个分水岭，是时候

去反思十多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出现的问题以及未来

的发展方向。

··87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CULTURAL STUDIES
文 化 研究 2022.10

首先，我们不能再对不同粉都之间的差异置之

不理，不能再一揽子地使用媒介粉都理论来解释明

星粉都现象。区分明星粉都和媒介粉都，不是为了

把二者当作泾渭分明的阵营——鉴于不少粉丝同时

混迹于多个明星和媒介粉都，二者的边界可能永远

无法厘清——而是为了揭示不同类型粉都中粉丝情

感和实践的不同特质，从而为每一种类型的粉都研

究寻找更适切的理论资源。强调明星粉都的独特

性，也不是为了摈弃媒介粉都理论，而是为了调整研

究框架，对本土明星粉都中的突出问题给予更好的

观照。一个显而易见但却被很多学者忽视的事实

是：并非所有人都是明星粉丝，只有具备特定情感感

受力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明星粉丝，没有追星经历的

人基本很难与追星族产生共情。

其次，现阶段的明星粉都研究倾向于聚焦青少

年女性粉丝或“饭圈女孩”，将追星当作青春期的偶

像崇拜或“女生力量”的张扬。这些年轻女性粉丝

无疑是网络明星粉都中能见度最高的一个群体，但

我们同时也需要关注那些长期处于“不可见”状态的

粉丝，如男性粉丝、弱势阶层的粉丝以及中老年农村

女性粉丝，了解明星对于这些群体而言意味着什

么。需要指出的是，饭圈只是明星粉都发展到特定

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其全部。由于所粉明星在类

型和成就上的差异，不同明星粉都的文化实践也存

在较大差异。追星对某些粉丝而言可能只是“对日

常生活的逃逸”，是“一段短暂而特殊的生命历程”，

但相当一部分粉丝会将追星融入日常生活，成为相

伴多年的爱好。

最后，除了研究粉丝的认知和行为模式，我们还

需要探究他们的感觉方式。本文对明星粉都情感感

受力的论述，就是粉丝文化研究之“情感转向”的一

次尝试。如周懿瑾所指出的：“粉丝对偶像的情感是

所有活动和行动的起点，而目前的相关研究几乎将

粉丝最核心的情感生活剥离在讨论之外，更多聚焦

于粉丝的具体行动及其影响”。这种研究取向其实

始于英美媒介粉丝研究。由于媒体和学界往往把粉

丝描绘为“着魔的个体和/或歇斯底里的狂热分

子”，为了避免将粉丝病理化，詹金斯等学者有意将

研究重心放在粉丝社群的文化实践，而非粉丝个体

的心理和情感。不过，克罗斯伯格的《这屋里有粉丝

吗？——粉都的情感感受力》一文为我们展示了粉

丝研究的另一种可能。这篇与詹金斯的《文本盗猎

者》同年问世的粉丝研究论文，也被认为是当代西方

情感理论的先声。从情感感受力及其所带来的伦

理问题入手，或许能让我们对中国粉丝文化研究的

未来有更丰富的想象，产生更贴合明星粉都存在状

况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如果以“粉丝文化”一词作为检索词，依然可以检索到

1159个中文结果。

②“fandom”有两个意思：一是指所有粉丝，可译作“粉丝

群”；二是指作为粉丝的状态和态度，可译为“喜好”。本文沿

袭《粉丝文化读本》的译法，将其音译为“粉都”。

③陶东风、杨玲主编：《粉丝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9年。由于篇幅限制，少数无法纳入该书的篇目后刊

载于《文化研究》2009年第9辑。

④陶东风：《粉丝文化研究：阅读—接受理论的新拓展》，

《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 7期。该文同时被收入《粉丝文化

读本》，成为此书的前言。

⑤蔡骐：《网络与粉丝文化的发展》，《国际新闻界》2009年
第7期。

⑥两篇博士论文后以专著形式正式出版，参见邓惟佳：

《迷与迷群：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北京：中国传媒大

学出版社，2010年；杨玲：《转型时代的娱乐狂欢——超女粉丝

与大众文化消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⑦达菲特区分了广义的粉都研究(fandom research)和狭义

的粉丝研究(fan studies)。前者是一个横跨社会学、人类学和

心理学的历史较长的多学科领域；后者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

来因受文化研究的影响而兴起的研究领域，研究者旨在打造

粉都的正面形象，并主要关注粉丝社群和实践。参见Mark
Duffet, Understanding Fando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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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Fan Culture, New York: Bloomsbury, 2013, p.2.
⑧Mark Duffett,"Celebrity: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Fan Studies?" in Linda Duits, Koos Zwaan and Stijn Reijnders,
eds.,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Fan Cultures,
Farnham: Ashgate, 2014, pp.163-165, 168.

⑨Melissa A. Click and Suzanne Scott,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edia Fandom,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⑩Paul Booth, ed., A Companion to Media Fandom and Fan
Studies,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8.

Linda Duits, Koos Zwaan and Stijn Reijnders, eds.,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Fan Cultures.

Judith Fathallah,"Reading Real Person Fiction as Digital
Fiction: An Argument for New Perspectives,"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vol.24, no.6, 2018, p.570.

Karen Hellekson and Kristina Busse,"Introduction: Why a
Fan Fiction Studies Reader Now?" in Karen Hellekson and
Kristina Busse, eds., The Fan Fiction Studies Reader,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14, p.2.关于“转化型写作”的意涵，

可参见郑熙青：《作为转化型写作的网络同人小说及其文本间

性》，《文艺争鸣》2020年第12期。

Mark Duffett,"Celebrity: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Fan Studies?" p.167.

P. David Marshall and Scan Redmond,"Introduction," in
P. David Marshall and Scan Redmond, eds., A Companion to
Celebrity, Malden, MA: Wiley Blackwell, 2016, p.5.

艾兰·杰弗里斯、许建：《“名人研究”与“中国研究”：走

向“中国名人研究”》，《全球传媒学刊》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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